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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喝 高 了 ， 哪 能 当 真 。”
许爰想起被她黑掉的那些校园网
的文章，实在不想承认了。

“那林深和程妍妍是怎么回
事儿？”小秋追问。

提到林深，许爰还是不可避
免地不好受，嘴里苦涩，“我哪里知
道，昨天我回来的时候碰到赵扬，
你们知道吧？外语学院的赵扬。”

“ 知 道 ， 总 是 送 他 老 乡 回
来，我早先看他长得不错，还想
追他来着，后来看他明明不喜欢
他那个老乡，还总是搞暧昧，送
人 家 回 来 ， 一 副 骑 马 找 马 的 样
子，还是留给他那个老乡算了。”
蓝蓝撇撇嘴。

“就是他，说喜欢我，要追
我。”许爰想起这一切都是因为赵
扬，脸色难看，“他缠着我不让我
走，追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正巧林
深和程妍妍一起下车从外面回来。”

“然后，你就说了苏昡是你
男朋友？”小秋睁大眼睛，“你拿
苏昡做挡箭牌！”

“ 嗯 ， 小 秋 ， 你 好 聪 明
啊！”许爰佩服地看着小秋。

“原来是这样！”蓝蓝傻眼
片刻，讷讷道，“我还以为你真

傍上了云天的苏昡呢，白激动了。”
许爰扶额。
蓝蓝看着她，眼波一转，忽

然笑嘻嘻地说：“不过，既然你和
苏 昡 在 酒 吧 相 遇 了 ， 那 就 是 缘
分，你还拿了人家一颗纽扣……”

“啊，我想起来了！”小雯
忽然叫了一声。

许爰、蓝蓝、小秋三人被
她吓了一跳，都立即看向她。

小雯忽地坐起身，看着许
爰：“爰爰，我想起今天在医院
和你说话的那个男人是谁了。”

“谁啊？”许爰问。
“苏昡啊！”小雯像看怪物

一般地看着她。
“什么？”这回轮到许爰叫

了起来，他是苏昡？怎么可能？
“他是苏昡，没错！”小雯

肯定地点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
子 ，“ 我 说 他 怎 么 那 么 面 熟 呢 ！
各大报纸、杂志、电视、新闻，
这一阵子都是他。”

许爰回想前天晚上灌她酒
的 人 ， 脑 中 那 个 人 的 模 样 模
糊 ， 只 知 道 他 长 得 很 好 看 ， 唯
一 让 她 刻 骨 铭 心 的 是 那 杯 辣 得
她流泪的酒。

再回想今天在医院碰到的
男子，非富即贵，又是那样一副
样貌。

难道真的是他？
云天的苏昡？

“你们在说什么？”蓝蓝和
小秋不解地看着二人。

小雯见许爰有些呆怔，她
给二人解惑：“我身体有点儿不
舒服，你们去爬山了，我打电话
喊爰爰陪我去了一趟医院。拿药
的时候，碰到了苏昡，他拦着爰
爰说话。”

蓝蓝闻言眼中顿时又冒起
星星：“难道他酒醒之后还记得
爰爰？”

“肯定记得啊，我们爰爰这
么漂亮。再说苏昡是谁啊！他的
第二颗纽扣是那么容易拿的吗？
他一定没醉，看上爰爰了。”小
秋 一 副 后 悔 状 ，“ 若 是 早 知 道 ，
我去爬什么山？也跟着你们去医
院就好了，就能看见苏昡了。”

蓝 蓝 也 后 悔 不 已 地 点 头 ：
“是啊，早知道我还跑去勾搭什
么帅哥？”

许爰无语地看着两人，还
是不太相信那个人是苏昡。

“给你看照片！”小雯这会
儿工夫已经拿手机找出新闻，扔
给许爰。

许爰接过来看，画面上的
人西装革履，人模狗样，不是今
天在医院遇到的人是谁？她看着
看着，想起他说的话，脸不由得
黑了。

“这苦大仇深的模样，就是

爱情来了的前兆啊！”小雯忽然
揶揄，“爰爰，你不是说知道他
是谁你就去撕了他吗？如今知道
了，你还去不去？”

去个鬼！云天集团是那么
好进的吗？

许爰将手机还给小雯，同时
赶赖在她床上的小秋和蓝蓝：“以
后别再跟我提他，无可奉告！”

小秋和蓝蓝对看一眼，齐
齐说：“有奸情！”

许爰拿起枕头对着二人砸
了过去。

她砸得狠，小秋和蓝蓝齐
齐“哎哟”了一声，躲开了她的
枕头。

许 爰 拽 过 被 子 ， 蒙 住 头 ，
想着苏昡果然跟她有仇。

小秋和蓝蓝唏嘘一声，回
身看向小雯，小雯笑着摊手，摇
摇头，表示她也不知道。

“既然是苏昡来摘我们爰爰
这朵花，林深跑了就跑了，他不
稀 罕 我 们 爰 爰 ， 爰 爰 也 不 稀 罕
他。”蓝蓝说着，转身去收拾东
西了。

小秋附和：“就是！”也去
收拾东西了。

许爰蒙在被子里苦笑，她
不稀罕林深吗？怎么可能……

宿舍多了两个人，叽叽喳
喳地开始讨论起今天一起爬山的
那俩帅哥来，你一言我一语。许
爰和小雯自然再也睡不着了，各
自想着心事。

晚上到了饭点，蓝蓝和小
秋打住了话，喊许爰和小雯去食
堂吃饭。

许爰没心情：“你们去吧！
顺便给我带回来一份。”

蓝蓝和小秋看向小雯。
“我也不想去，也给我带回

来一份。”小雯摇头，也没心情。
“对了，我们刚刚回来的时

候，在宿舍楼下看到何涛了，他
在等你。”蓝蓝忽然想起来，“看
样子等了很久了，你们吵架，他
来哄你，你就赶紧下去吧！咱们
这栋楼可有好多还没男朋友的狼
呢，别让何大帅哥被人拐跑了，
你可就后悔……”

“我们分手了！”小雯打断她。
蓝蓝大惊。
小秋“啊”了一声。
小 雯 转 过 身 ， 背 对 着 两

人，明显不想她们再问。

蓝蓝和小秋呆了片刻，看向
许爰，许爰还是蒙在被子里，她
们又互看一眼，一起出了房门。

宿舍内总算又静了下来。
没多久，蓝蓝和小秋打饭

回来，许爰和小雯也起来吃饭，
四个人围着桌子坐好。

蓝蓝一会儿不说话就憋得难
受，看着许爰：“刚刚我们打饭，
听说校园网昨天发的那篇文章被
人黑了。那个男生原来是赵扬，
正找计算机系的人修电脑呢。”

许爰没说话，果然是赵扬
发的文章！

“不过据说很多人都将那篇
文章存了档，又有不怕死的给贴
出去了。都在猜测，到底是哪个
高手做的。听说好几个学校的校
园网那篇文章都被黑了。”蓝蓝
又说，“爰爰，你计算机好，不
会是你黑的吧？”

“我的计算机水平也就能查
到是谁发的文章。”许爰心里骂
得要死，脸上却不敢表现出来。

蓝蓝似乎相信了，点点头。
小 雯 看 了 许 爰 一

眼，许爰对她眨了一下
眼睛，她好笑地摇头。 13

连连 载载

我 没 见 过 二 爷 。 三 十 多 年 前 去 世 的 二
奶从新乡拉回，埋在西洼我们的祖坟。他们
三 个 儿 子 一 个 女 儿 ，磙 子 捞 子 宁 子 ，还 有 我
黑女姑。十五年前我见过黑女姑一回，后来
再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了。

这屋后来被当作队里的饲养室，再后来
被三伯用做养牛之地。三伯勤劳，整冬不闲
地磨红薯粉。磨粉浆水多，大家都去挑回饮
牛，就叫它浆房窑了。

浆房进入我的记忆，是因了村里唱戏时
在这里排戏。

传 说 我 们 村 上 代 甚 至 上 上 代 都 有 唱 戏
的 传 统 ，且 威 震 四 方 。 三 十 年 前 ，五 六 十 岁
的我的父辈那一群人有了想法，想延续祖先
的荣光了。

他 们 请 来 了 张 洼 的 张 修 宽 。 这 是 个 奇
人。他原先是磁涧学校的初三语文教师，后
来听说外面闹戏，就辞别讲台登上戏台。我
奇怪他不会唱戏，教出来的学生却一个个都
唱 得 那 么 好 。 他 二 胡 拉 得 比 电 视 上 的 专 家
都好得多，虽然他一生寂寂无闻。我们村所
有人都尊称他张老师。

我 问 他 怎 么 爱 好 成 痴 ？ 他 说 其 实 自 己
工作没怎么变化 ，教书教戏都是教学生。我
说 你 自 己 不 会 唱 ，怎 么 教 学 生 唱 ，他 笑 着 说
帝王师不会当帝王，但教出的学生却能当帝
王。我俩都笑了。

作 为 导 演 他 很 敬 业 。 我 从 县 城 的 学 校
回 村 ，不 止 一 次 看 到 他 戴 着 眼 镜 ，靠 在 冬 日

的 暖 阳 下 修 改 剧 本 。 他 教 戏 前 根 据 学 生 的
实际情况对剧本二度创作，以便最适合这学
生的演出。

看到他，我总是想起余秋雨《酒公墓》里
的张先生。他们都姓张。

排戏总在冬夜，夜长人闲。几乎全村人
都聚在一起了，没人乱腾，自觉站或坐好，听
张 老 师 摆 布 。 有 人 抽 烟 ，导 致 空 气 不 好 ，但
大家习惯了，对戏的兴趣压倒了其他。

我 周 末 在 家 休 息 时 去 看 过 两 回 。 那 时
记性好，就这两晚，就把《陈三两爬堂》的戏
词 全 部 记 住 了 。 去 得 少 ，不 懂 得 ，但 觉 得 他
们唱得有板有眼不简单。改红的小生，红勤
的 花 旦 或 青 衣 ，花 民 的 须 生 ，小 学 和 金 海 的
花 脸 ，耐 烦 的 红 脸 ，都 让 我 印 象 深 刻 。 那 时
他们不过十六七岁 ，却被张老师夸赞说是他
教戏以来最有灵气的一群。

他 们 在 那 年 的 元 宵 节 到 县 城 大 操 场 汇
演过一回。风料峭，雪花飘，台下人撑伞看，
兴 致 高 。 后 来 听 父 亲 说 他 们 到 李 村 镇 的 索
屯 演 出 过 ，结 束 后 观 众 不 愿 离 去 ，频 频 谢 幕
还不行，改红红勤清唱了几段戏才罢。还记
得九二年大旱，他们唱戏祈雨，连唱三天，结
束当晚就下了透雨。

改红是这群学戏孩子中最有天分的，她
一 个 动 作 一 个 眼 神 能 使 满 堂 生 辉 。 红 勤 未
发声先带情，如泣如诉最抓人心。她们叔伯
姐妹是绝对的主角，到现在还让村里人常常
念叨。

他 们 演 出 的 戏 有《陈 三 两 爬 堂》《绣 褥
记》《卖苗郎》《借妻》等。对戏的内容，村里
人耳熟能详，无形间进行了文化传播和戏曲
普及。

后 来 ，当 挣 钱 也 成 为 农 人 的 第 一 要 务 ，
当长大的孩子们要出去开始新的生活，当女
孩 远 嫁 成 为 别 处 妇 ，这 戏 团 就 自 然 解 散 了 。
改红到观音堂煤矿职工医院，花民到洛阳做
生意。还有的远行千里，让村人感到如在天
涯了。即便逢年过节也很难聚齐，村里人叹
息不复有当年群情涌动的热况了。

河 南 电 视 台《梨 园 春》正 风 靡 的 时 候 ，
村 人 都 请 改 红 和 红 勤 去 打 擂 ，喊 了 好 几 年 ，
她 们 竟 然 没 有 成 行 。 听 人 说 改 红 是 煤 矿 的
文 艺 骨 干 ，那 又 如 何 呢 ？ 亮 光 只 一 隅 ，谁 知
你 含 珠 ？ 红 勤 也 只 能 偶 尔 去 和 别 人 搭 班 参
加 一 些 人 家 祝 寿 或 结 婚 的 演 出 ，那 有 什 么
意义呢？

我 一 直 为 她 们 遗 憾 。 她 们 少 年 时 有 惊
人 的 天 分 ，如 果 再 系 统 训 练 刻 苦 用 功 ，再 遇
名师指点，必有所成。可惜她们完全顺其自
然自生自灭，很快就泯然众人了。她们一生
最大的荣光，是县城那群人冒雪看戏和乡村
戏 台 下 间 或 的 掌 声 ，就 这 也 如 昙 花 ，那 么 快
地消失在茫茫人海。

不 知 道 她 们 自 己 是 否 遗 憾 过 ，她 们 甘
心 吗 ？ 夜 静 对 窗 ，月 明 当 前 ，忆 及 少 年 事 ，
她 们 可 有 壮 心 未 遂 的 惆 怅 和 长 啸 问 天 的 感
慨 吗 ？

程远河

村 戏
随笔

明目张胆，出自明《嘉靖郑州志·人物志》：
“答曰：‘吾狷直，触机辄发，何暇恤身乎？丈夫
当敢言要地，须明目张胆以报天子，焉得碌碌
保妻子耶？’”这段掷地有声的铮铮语言，出自
郡人韦思谦之口，且有一个让郑州人引以为荣
的历史故事。

韦思谦，字仁约，唐代郑州人。他八岁丧
母，以忠孝闻名乡里。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
685年）前后，韦考中进士，先任应城（今山西朔
州东部）令（即地方长官），后迁监察御史。在
任期间，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出使不能动摇
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意思是说，为官之
人，若不能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震慑坏人，确
保一方平安，就是失职。他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旧唐书》与明嘉靖《郑州志》记载有
关他的事迹，就极具代表性。

唐贞观年间，身为谏议大夫兼起居注（侍
从皇帝、掌管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的褚遂良，
备受太宗李世民的宠信，不仅有职有权，且参
与朝政。加之他写得一笔好字，是继卢世南之
后长安有名的书法家，所以声名显赫，权倾朝
野。不少官员对之俯首帖耳，毕恭毕敬，趋之

若鹜。但唯独韦思谦对他不即不离，敬而远
之。要说褚遂良才华横溢，官居高位，又是书
法大家，且为太宗、高宗出谋划策，办了不少大
事、好事，理应得到朝廷上下的尊重，但他为大
不尊，爱占小便宜，也就是利用职权，压价购买
土地。这在唐代，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所
以人们颇多微词。但畏其权势，无人敢言。韦
思谦闻听此事，大为震怒，于是弹劾了他。不
久，褚遂良被贬为刺史。

后 来 ，高 宗 李 治 即 位 ，褚 遂 良 不 仅 官 复
原 职 ，后 又 擢 升 尚 书 右 仆 射（相 当 于 宰 相），
赏赐河南郡公。曾弹劾他的韦思谦，旋被贬
为 清 河 县 令 。 对 此 ，愤 愤 不 平 的 韦 思 谦 说 ，
我 耿 直 ，该 说 的 话 一 定 要 说 ，从 不 计 较 个 人

得 失 。 大 丈 夫 应 敢 说 敢 为 ，大 胆 表 明 态 度 ，
报 效 天 子 ，怎 么 可 以 庸 庸 碌 碌 无 所 作 为 ，只
想 保 护 自 己 的 妻 儿 老 小 呢 ？ 此 言 可 谓 直 言
不讳、大义凛然。

韦思谦因刚正不阿而被贬，又因刚正不阿
而升迁。后累迁左司郎中、尚书左丞，再擢御
史大夫、太中大夫等职，都是举足轻重的高官，
但率直、忠贞的性格依然故我。所以史书说他

“颜色庄重不敢犯，见王公未尝为礼”“朝廷肃
然”，对其评价甚高。

明目张胆，原意为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做
事毫无畏惧。现在意思有变，多用作贬词，用
来表示公然作恶、无所避忌、行为放肆、不畏法
纪、公开犯罪等行为。

灵宝人成天不知道穷忙些啥，很多人渐渐喜欢上
了 快 餐 。 一 碗 羊 肉 汤 泡 馍 ，甚 至 一 个 馍 夹 肉 就 对 付
一 顿 饭 。 让 人 感 到 新 鲜 的 是 ，石 子 儿 火 烧 馍 夹 凉 粉
竟然也能在灵宝人的早餐中风靡起来。

清 晨 ，灵 宝 早 餐 市 场 上 ，吃 早 餐 的 人 像 归 巢 的 黄
蜂 ，胡 乱 挤 坐 在 卖 早 餐 的 大 长 桌 前 边 那 矮 矮 的 大 凳
子 上 。 凳 子 破 旧 不 堪 ，磨 得 发 亮 ；桌 子 像 是 一 个 矮 床
子，宽宽的，长长的，上面铺一层厚厚的塑料布，就算
是 餐 桌 了 。 坐 在 桌 前 ，一 碗 豆 腐 脑 ，或 是 胡 辣 汤 、油
茶、稀饭什么的，再来一笼小笼包子、油条、菜合子什
么的，一顿早餐就在饱嗝声中拉下了帷幕。

很显眼的，总是那些来去匆匆的人。左手提一个
薄 薄 的 白 塑 料 袋 ，装 上 一 个 火 烧 馍 夹 凉 粉 ，右 手 提 着
一 袋 豆 浆 ，兴 冲 冲 地 离 去 。 在 他 的 身 后 ，时 不 时 传 来
打 石 子 馍 的 擀 杖 响 声 ，那“ 咣 、咣 咣 ”的 敲 击 声 ，立 刻
就 使 人 感 到 了 饥 饿 ，涎 水 从 舌 下 也 就 很 自 然 地 涌
出 。 清 脆 的“ 咣 、咣 ”声 总 是 老 远 就 能 听 到 ，循 声 而
来 ，已 是 很 多 买 火 烧 馍 的 人 的 习 惯 了 。 卖 火 烧 馍 的
老 者 ，似 乎 没 有 看 到 身 边 围 着 的 一 群 人 ，依 然 不 温 不
火 地 往 锅 里 的 石 子 儿 上 浇 油 ，待 一 股 热 气 腾 起 ，老 汉
便 用 铲 子 翻 一 翻 乌 黑 发 亮 的 石 子 儿 ，再 把 石 子 儿 往
平 底 锅 的 一 边 拨 一 拨 ，锅 底 留 下 薄 薄 的 一 层 石 子 儿 ，
再 把 揉 好 的 扁 圆 形 面 团 拉 成 椭 圆 形 ，平 整 地 放 进 圆
底 锅 里 。 然 后 用 石 子 儿 埋 住 ，隔 几 分 钟 再 拨 开 石 子
儿 ，把 馍 翻 个 底 朝 天 ，再 埋 上 石 子 儿 。 几 分 钟 后 ，拨
开 石 子 儿 ，就 见 黄 灿 灿 的 石 子 儿 火 烧 馍 圆 鼓 鼓 地 躺
在 锅 里 。 老 汉 是 个 细 致 人 ，锅 里 的 馍 摆 得 成 排 成 行 ，
金 黄 金 黄 的 圆 馍 ，像 一 面 面 古 式 铜 镜 ，灿 烂 而 不 俗 。
金 黄 ，总 让 人 联 想 到 高 贵 典 雅 ，让 人 联 想 到 收 获 ，联
想 到 富 丽 堂 皇 。 古 代 的 皇 帝 总 把 黄 色 作 为 最 尊 贵 、
至 高 无 上 的 颜 色 加 以 垄 断 ，为 今 天 人 们 眼 里 的 金 黄 ，
除 了 高 贵 之 外 ，又 平 添 了 许 多 古 色 古 香 。 老 汉 用 勤
劳 的 双 手 ，创 造 出 了 一 片 金 黄 ，而 那 双 沾 满 油 面 的 古
铜 色 的 大 手 ，丝 毫 没 有 欣 赏 自 己 作 品 的 意 思 ，还 在 毫
不停歇，一板一眼地忙碌着。

老汉用缺了口的铲子，在金灿灿的火烧馍一侧开
个 口 子 ，再 用 铲 子 左 右 一 挑 ，火 烧 馍 便 大 大 地 张 开 了
嘴 巴 ，热 气 从“ 嘴 巴 ”里 极 不 情 愿 地 腾 出 。 老 汉 把 馍
递 给 老 婆 儿 ，老 婆 儿 很 熟 练 地 把 早 已 炒 好 的 凉 粉 填
进火烧馍的“嘴巴”里，填得满满的，再随手扯下一个
塑料袋，把馍装进去，交给食客。

接 过 馍 夹 凉 粉 ，咬 上 一 口 ，干 巴 脆 的 火 烧 馍 香 香
的 ，麻 辣 可 口 的 灵 宝 阳 店 侧 原 凉 粉 糯 糯 的 ，入 口 滑
嫩 ，叫 人 两 颊 生 香 ，咽 下 肚 子 时 那 种 烫 烫 的 感 觉 ，让
胃 舒 服 极 了 。 侧 原 凉 粉 是 豫 西 的 名 牌 ，喜 食 凉 粉 的
人 都 知 道 ，而 石 子 儿 火 烧 馍 ，却 永 远 没 有 名 分 ，只 是
几 十 年 来 ，老 汉 的 擀 杖 在 案 板 上 清 脆 的 敲 击 声 ，天 天
在 经 过 这 里 的 人 的 耳 鼓 里 响 着 。 每 每 想 到 石 子 儿 火
烧馍，那清脆的“咣咣”声就会立刻萦绕耳际，人立刻
就 会 感 到 胃 口 大 开 ，想 美 美 地 吃 上 一 个 火 烧 馍 夹 凉
粉 。 不 说 火 烧 馍 夹 凉 粉 的 好 吃 ，就 是 一 想 到 那 被 视
为 配 角 的 熟 葱 花 ，也 足 以 活 灵 活 现 地 在 面 前 香 气 扑
鼻了。

清 早 醒 来 ，第 一 个 念 头 ，便 是 去 看 看 老 汉 的 火 烧
馍夹凉粉了。

刘晓伟

火烧馍夹凉粉

知味

屋顶上的一缕炊烟
缠住夕阳的脚步
树上的一只鸟窝
用盘绕的羽翼营造家的温馨
屋檐下 一杆旱烟
在微风中明明灭灭
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
啄食那洒落一地的心事
灶膛里的一蓬柴火
照亮额头坎坷的岁月
满头银色的思念
在跳动的亲情里燃烧
空旷的稻茬地里
有匆匆行走的步履
门洞下 那些孑立的守望手搭凉棚
在极力辨别
那越来越近的身影

李济通

明目张胆
成语郑州

泥人

薄暮时分

伦敦跛脚侦探斯特莱克的助理罗
宾收到一个包裹，继而惊恐地发现，包
裹里是一条女人的断腿。

斯特莱克没有她那么震惊，但也
警觉起来。他觉得，有四个他过去认
识的人能干出这种事来，这四个人全
都擅长持续地做出无法言喻的暴行。

警方锁定那四人中的一个为嫌疑
人，但斯特莱克觉得，那个人并非行凶
者。他和罗宾开始自己调查，深入另
外三人黑暗而又无常的世界。但更多
恐怖的事件发生了，斯特莱克和罗宾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

《罪恶生涯》是备受称赞的斯特莱
克推理系列第三部，谜底藏得极深，情
节千回百折，而对走到人生及职业生
涯十字路口的斯特莱克及罗宾的描述
也引人入胜。

科莫兰·斯特莱克推理系列是当代
推理小说系列，情节、人物和细节丰
富。作者加尔布雷思的推理小说首作

《布谷鸟的呼唤》赢得了评论家和推理
小说拥趸的一致喜爱，他的前两部作品

《布谷鸟的呼唤》和《蚕》均畅销全球。
BBC一台正在将本系列改编成剧集。

罗伯特·加尔布雷思是 J.K.罗琳
的化名，J.K.罗琳著有畅销书“哈利·波
特”系列和《偶发空缺》。

宋强

《罪恶生涯》
新书架

雨中的庐山有着一种独特的美。
那是雨雾缥缈的美，那是流泉飞瀑的
美，那是云蒸霞蔚的美，既有千军万马
的雄美，也有含情脉脉之秀美。

每年的惊蛰刚过，朦胧的细雨便
下个不停，行走在庐山上，山中小径、
树林里、如琴湖边、牯岭街上到处都
是流动的伞花，时不时地见到如同诗
人戴望舒笔下、撑着油纸伞的美丽女
孩 徘 徊 在 雨 雾 中 的 庐 山 林 间 小 道 。
好想在这美丽的雨中庐山邂逅一位
宛如丁香般美丽的姑娘，来一次庐山
恋。庐山的雨像云、像雾又像烟，缥缥
缈缈的；山下桃红柳绿，山上却细雨如
丝连绵不断。天地间，林中、街道、屋
顶，到处是雨雾涟涟，如同人间仙境，
让人浮想联翩，顿生感悟。

立于庐山亭台之中，就见雨丝如
线般连天接地，山风一动，雨脚微移，
随风飘荡。那飘荡的雨丝，如同婀娜
的少女拖着那长裙，在翩翩起舞。如
果下雨天去三叠泉、龙首崖、剪刀峡
等地方，你就会看到非同寻常的庐山
下倒雨奇观。一般雨是从天上飘下
的 ，下 倒 雨 ，则 是 雨 从 地 上 往 天 上
飘。去过的人看到了都回来说，真好
玩 ，下 倒 雨 ，先 湿 人 裤 脚 ，后 湿 人 衣
裳 ；下 倒 雨 ，淋 湿 人 下 巴 、耳 根 和 鼻
孔，头发却是晴天的头发。下倒雨，
是庐山雨中之谜，众说纷纭。

夏天，庐山有一种载雨的云非常
奇特，那是块孤独的乌云，它浮在山
上的空中很久不动了，雷声一响，山
谷中悄然吹来一阵风，这块乌云就随
着风儿向东北方向飞去。边飞，雨点
边落，云如一只小船，载着雨，边走边
洒，云色渐渐变白变淡，一直到老远
的天边慢慢地消失。

走进冬天庐山雨变成了冻雨，山
间的小路，琉璃闪闪，造型奇特的别
墅成了一座座水晶宫，整个庐山成了
一片玉树银花的世界。层叠山峦冰

“花”绽放，白色烟海四处涌动。树木
枝丫，冰凌悬挂，晶莹剔透，好一幅山
舞银蛇的“北国风光”。

庐山雨
桂孝树

人物 何家英

银装素裹 王冀民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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